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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苦瓜〉，也開始著手寫長篇小說《被迫

當兵的人》，這是以他自日本留學回台後的第一

年（1944年）即被徵召入伍的背景為題材，該小

說一直寫到「二二八事件」前完成，經過長兄蔡

德馨的閱讀，原本要尋找印刷出版的管道，卻因

為人事的變遷，而使得那篇作品至今下落不明。

同時在1947年2月，蔡德本亦完成一部中篇小說─

〈消えたロザりオ〉（據蔡德本口述，譯為〈消

失的項鍊〉，該項鍊是天主教的掛珠，這也是目

前蔡德本家中僅存的創作手稿）。此部作品特別

值得一提，當時原本已經要將此篇作品送交林曙

光先生翻譯的途中，發生了「四六事件」，以致

未能面世，卻是台灣戰後最早開始書寫原住民及

當時中國來台的外省兵產生衝突而發生悲劇的故

事。蔡德本說這是個社會事件，發生在當時一部

要開往花蓮的公車上，因為班次不多，途中遇到

了一票外省兵，這群軍人一上車之後，為了有方

便的座位，趕下了原本在車上的人，並命令原住

民司機按照指示前往目的地。當時的社會氣氛已

因著不同族群的過多衝突，達到了飽和點，只要

再輕輕一刺，就會發生無法想像的暴裂與衝突。

原住民司機或許之前已累積了許多的屈辱，無法

再忍耐，於是拋下即將要見面的情人，開著這輛

載滿外省兵的公車，直直往懸崖的方向衝去，全

車落海無人生還。在那衝進死亡的剎那，有許多

的畫面充滿在這位原住民的司機腦海中，他緊握

一位日本友人在戰敗後送予他的天主教掛珠，原

本打算轉送給下班後就要見面的情人，卻在那個

時刻作出壯烈的決定。這是一個悲劇，蔡德本靜

靜的以文學家的筆記錄了這個曾經轟動一時的社

會事件。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作家，我們得以從他

的作品及談吐中看見了台灣人如何以各樣的姿

態，或直接的反抗、或迂迴的迎對，為作為台灣

人的身份勇敢的堅持著，蔡德本雖不是激烈的革

命份子，卻在最闇黑的年代，為理想掌燭，讓後

來的人透過那光，看清一段歷史，一個生命的印

記。對於台灣文壇來說，除小說之外，蔡德本致

力於台語話劇的用心，亦讓人感佩，然而這也是

他一腳跨進台灣政治社會史的一顆媒介。

台語話劇運動及《龍安文藝》

1944年，蔡德本在戰爭中回到台灣，由日本

神戶搭船，與後來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同時亦是重

要的台語學家、劇作家的王育德同船，原本三天

二夜的船期，那一回坐了十三日，蔡德本回憶與

王育德朝夕相處的十三天裡，聊了許多有關於話

劇的事情，回台後兩人開展不同的境遇，卻有一

段時間，王氏在台南，蔡氏在朴子，於各自的家

鄉，致力於話劇的推動與演出。1945年終戰後，蔡

德本放下小學教員的職業，先是進入台灣大學後

轉進台灣師範學院就讀，開展了在台灣文學史上

重要的劇運時期。蔡德本回憶自己愛上戲劇的年

少歲月，那是在1937年赴日與長兄蔡德馨一起求

學的時期，熱愛文藝的蔡德本對戲劇情有獨鍾。

離國立台灣文學館的不遠處，與台南大學相

對，交疊在來往車輛的喧嘯，靜視時代的變遷。

我們在陽光充足的早晨拜訪了蔡德本先生，他親

切的引領我們到他的書房，在那將書籍、資料、

信件分門別類的收納整齊的空間中，透過訪談，

我們得以跨越時空，聆聽半世紀前的故事。

蔡德本先生（以下稱謂省略），自《蕃薯仔

哀歌》中行走的佑德，從戰後1947年的「二二八事

件」到1949年的「四六事件」，這位台灣文學戰後

最早推動台語現代戲劇的文學家，以靜默之姿，

沉靜的走在巨變的時代，為理想掌燭。

1925年出生在嘉義縣朴子鎮順天里「源遠」

舊家的蔡德本，自幼生活在當時的「名家」，父

親及其家族經營船頭行─「源遠」，專門製油，

來往的船貨停泊在朴子時，父親便會招待從遠方

來的朋友，當時有不少中國來台的朋友自由進出

蔡家吃喝食宿。有著三位姊姊、二位哥哥的蔡德

本，是家中的么兒，回憶家中時常高朋滿座的情

景，認為自己因深受父親豪爽樂觀的個性影響，

對於青壯年時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方能有所釋

懷，並積極的透過書寫、創作，為台灣五、六○

年代的歷史，留下重要的記錄。

以近七十歲的年歲，在自1993年開始先以日文

完成《台湾のいもつ子》，再自行翻譯出版《蕃

薯仔哀歌》，這是蔡德本將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

餘年之後，隨社會風氣的轉變，才願意吐露出來

的哀歌，那是以自身在1949年「四六事件」後的境

遇為主軸，以1954-1955年獄中生活為場景，為台

灣的「白色恐佈」史作了深刻且動人的刻劃，可

謂是重要的台灣文學作品，甚可稱其為台灣政治

小說中的一種典範，而彭明敏為該書寫序時，評

為是「囚犯文學」（林曙光先生稱之為「監獄文

學」）的一部傑作。這一本《蕃薯仔哀歌》被翻

譯成日文及英文，並列入日本暢銷書排行榜中，

近年來在日本已再度出版，台灣也即將由前衛出

版社再版，不少國外人士，亦透過此書的多國譯

本去了解台灣戰後的歷史。

然在此之前，蔡德本早已在1946年戰後初

期，在《台灣新生報》發表了二篇短篇作品〈啤

在闇黑的年代，
為理想掌燭的作家
──訪談前輩作家蔡德本

訪談者／林佩蓉、陳慕真　文．攝影／林佩蓉

現在雖可慶幸這恐佈的時代已成過

去（雖然不是完全過去），但我們仍當

努力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拒絕再

活在恐怖的陰影裡。期望生聚於蕃薯島

上的族群，能和平相處，更加努力，讓

這個島上不再有恐佈的政權出現。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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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ども又の死）、〈愛流〉、〈萬世師

表〉等劇。

活動力甚強的蔡德本，當時亦與其他的同學

如黃昆彬、林亨泰等人在《台灣新生報．橋副

刊》投稿發表作品，然因備覺一個文藝團體應該

要有個屬於自己的刊物，因此創辦了「龍安文藝

社」，並擔任社長。蔡德本提到：「當時的出版

物多是用刻字的，刻在蠟紙上，而使用排字的

印刷物且是學生所做的，《龍安文藝》是第一

本。」蔡德本這樣回憶著，當時也在創刊號上發

表了〈雞塒〉，卻在印製出版的前夕發生「四六

事件」，「當時事情一發生，逃跑的逃跑，被抓

的被抓，我們一群人只好將所有已印好的《龍安

文藝》從不同的地方拿出來，一面燒，一面流眼

淚，很捨不得，出版一個刊物多麼的不容易」，

當蔡德本想起這一段往事時，聲音仍不免低落。

我們問他那些創作的作品、手稿還在嗎？他無奈

的回答說，當時也沒有影印機，一寫完為了能順

利出版，都會拿去給學校、警察局登記取得許

可，因此都沒有留下來。

從運動走向教職
「四六事件」之後，蔡德本以公費赴美留學

一年，再度執起教鞭，卻在回國的1954年，因被

友人指出「蔡的書架上有毛澤東的書」而被情治

單位拘捕入獄，展開了為期近十三個月的黑牢之

災，這些歷歷在目彷如隔日的記憶，在《蕃薯仔

哀歌》中描述得很詳細。1959年舉家遷移到台南

市，蔡德本執教於台南一中，直到1990年退休，靜

靜的從自己學術的專長出發，撰寫不少高中英文

等相關升學書籍。在退休後的一年，蔡德本開始

執筆以日文撰寫《台湾のいもつ子》，該作品一

出版後便為台灣文學增添了精彩的記錄。蔡德本

起身拿出一疊編排有序的文學評論與我們分享，

從台灣的各報紙所評論的文章到美國如「亞馬遜

書局」的高度評比、日本「每日新聞」名筆的介

紹，足見台灣文學至少已藉由《蕃薯仔哀歌》走

向國際化，甚者有國外看到國內的介紹，而訂了

數十本的書籍。蔡德本笑著說：「有些日本朋

友，來台灣很多年了，以為已經很了解台灣，卻

在看到《蕃薯仔哀歌》之後才驚覺發現，原來台

灣還有這一段歷史。」隨著年歲的增加，蔡德本

一路從運動走向安穩的教職工作，直到現在兒孫

成群安享晚年，對於時局的多變，他寧願以豐富

生命的角度去觀看，個性開朗的他，晚年在眼力

允許的前提下願意持續創作，加上平日便大量閱

讀的他，這樣的精神讓後輩的我們敬佩。

走過闇黑的年代，蔡德本沉靜的堅持，為台

灣島嶼銘刻重要的記憶。

1947年「師院台語戲劇社」社員演出後的珍貴留影，該社社

員皆為當時師院學生，於白色恐怖時多數遭到國民黨處以死

刑或羈押，該社團也在政治壓力下被迫結束。前排右一：朱

實，右二：鄭澤雄，右五：鄭鴻溪，中排第十一位：蔡德

本，後排右五：林亨泰，第十六位：楊英風，第二十四位：

林曙光。（圖片由蔡德本捐贈，國立台灣文學館收藏）

據他回憶，當時日本第一書房出版的《世界近代

劇全集》所列的主要作品，幾乎全部涉獵，「那

是個什麼樣的劇本都讀的時候」，也因此對於日

本現代戲以至到當時由日人轉介的歐美近代劇的

作品皆非常熟悉，這些閱讀成為蔡德本回台後發

起、投入台語話劇運動的重要基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一年，蔡德

本與同學共同組織「師院台語戲劇社」，並任社

長，從事寫實主義的台語戲劇運動，他特別強調

是話劇，有別於日治時期的新劇、台灣傳統的歌

仔戲，是很內斂的表達情緒，「靜靜的哭」那樣

的深沉，並且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展演。為什麼強

調要用台語的原因，蔡德本很精簡的說：「因為

是台灣人呀，台灣人就是要說台語的，那時雖然

中國人來，但我們只覺得台語被禁止很久了，應

該要講呀，平常台語就是日常語言，但就是要進

一步的去探究如何說，那時研習的時候，就是互

相教、互相學，也沒有什麼教材」。為了推動台

語話劇運動，蔡德本等人還舉辦了座談會。蔡德

本回憶，那是在1947年左右，當時《台灣新生報．

橋副刊》的主編歌雷、作家楊逵等人皆出席，一

群人對台語很積極的投入，蔡德本說歌雷雖是外

省人，但是對台語是支持的，也鼓勵蔡德本等人

創作，用日文也沒關係，當時是由林曙光翻譯。

那場座談會討論很熱絡，圍繞著台語要怎樣表

現、書寫、說法。

台語話劇的公開演出，蔡德本從改編中國劇

作家曹禹的名作〈日出〉，以〈天未亮〉為名在

台灣師範學院的大禮堂演出，社員都是業餘的，

彼此互相學習、指導，對於不會唸的讀音，尋找

容易記憶的方式，蔡德本笑著說，有點像是土法

煉鋼，但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建立起台語話劇社

的基礎。自1947年到1949年台語戲劇社不只在師範

學院中演出，亦由蔡德本組織朴子學生聯誼會，

在朴子的榮昌戲院、嘉義市中山堂演出。戲碼從

改編到自創，除〈天未亮〉之外，尚有〈阿丁的


